
文化 12
2026年1月12日/星期一

责任编辑   韩 立 / 美编 李 鹏 / 校对  刘 亚 / E-mail：ycwbbjb@126.com 

□杨洪惠

近日，《运城晚报》刊发的《古涑水湖
与河东远古圣湖雷泽考》（作者李波）一
文，引发关注。该研究以地理实证与文献
互证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论证了永济虞
乡镇青龙峪一带作为华胥故地的历史可
能性，不仅为传说时代的地理考证提供
了新范式，也为河东地区在华夏文明起
源中的核心地位补充了关键依据。

自然条件与文献记载的统一

中条山北麓的古涑水湖，经地质与
历史地理研究证实，曾是一片水域辽阔
的淡水湖泊，其范围覆盖今永济市一
带。这一地理实体与 《史记·五帝本
纪》中“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所载的

“雷泽”在区位、形态与存续时间上高
度吻合。值得注意的是，雷泽在先秦文
献中多次被提及为华胥、伏羲与舜帝活
动的关键地理坐标，而古涑水湖恰处于
中条山与涑水河交汇的冲积扇前缘，形
成山前湖盆结构，符合早期人类逐水而
居的生存逻辑。

虞乡青龙峪不仅毗邻古湖，其自身
地貌亦具备远古部落栖居的理想条件：

天然洞穴可提供居住与遮蔽，中条山南
麓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可支撑采集与渔
猎，湖泽则提供稳定的水源与鱼类补给。
这种“山-水-原”三位一体的生态格局，
正是新石器时代聚落选址的典型特征，
从而在自然条件层面为华胥部落的存在
奠定了物质基础。

从先秦经典到地方志的记载

关于雷泽与华胥、舜的关联，早期
文献记载系统而连贯。《山海经·海内
东经》记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
头，鼓其腹则雷”，虽具神话色彩，却
暗示该泽在远古信仰中的重要地位；

《史记》 进一步将雷泽与华胥、舜相联
系，构建起圣王传说的地理依托。至北
魏郦道元 《水经注》，明确记载涑水

“西经雷泽，泽东南有舜井”，不仅将雷
泽定位在涑水流域，亦与虞舜遗迹形成
空间关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方志的继承
与细化。《蒲州府志》直接标注“雷泽在雷
首山下”，雷首山即中条山西段，与古涑水
湖位置基本吻合。方志在承袭前代地理认
知的同时，亦融入地方记忆与实地考证，
使雷泽的地理指向从文本走向具体山水，

形成从先秦至近代的文献证据链。

物质遗存与民俗记忆的实证

古湖消亡后留下的地质与生态痕迹，
成为可触摸的实物证据。虞乡周边分布的
大面积盐碱地，正是古涑水湖水体蒸发、
盐分积淀的自然结果，这类地质遗存与文
献中“雷泽广衍，水草丰沛”的描述可相互
印证。此外，青龙峪所在区域曾发掘出多
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陶器、石器等遗物
表明该地存在持续的史前人类活动。

民俗传承则提供了另一重活态证据。
虞乡境内现存“华胥峰”地名，地方至今延
续着恭祭华胥圣母的庙会与典礼。这类民
俗活动并非晚近生成，而是深植于地方祭
祀传统，反映了对远古母系始祖的地方历
史记忆。人类学研究显示，圣王传说往往
与特定山川祭祀结合，形成“地－人－神”
互嵌的文化景观，虞乡的民俗实践正可视
为这一过程的当代延续。

文明演进逻辑的闭环

从文明发展的时间维度看，古涑水
湖作为稳定的大型淡水湖泊，其存续期
跨越了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至夏商之际，

这与华胥至舜帝传说的年代跨度（约公
元前5000年至前2000年）大致对应。雷
泽并非短暂水域，而是持续影响周边人
文发展的地理常量，从而能够承载长达
数千年的传说累积与历史叙事。

与此同时，湖泽周边分布的早期城
邑遗址，如解梁城、虞舜古城等，构成一
个围绕古湖的聚落群。这种“大湖＋卫星
聚落”的空间结构，符合早期文明“沿水
发展、向心聚集”的演进模式。青龙峪位
于该区域的地理中心，兼具山峪防御与
湖泽资源之利，很可能曾是这一聚落系
统的核心区域之一。

李波老师的研究，通过整合地理考
证、文献梳理、遗存分析与民俗考察，
将古涑水湖 （雷泽） 从传说意象落实为
具体的历史地理实体，进而为“华胥故
地在虞乡青龙峪”的论点构建起多层证
据体系。这一论证不仅弥补了河东史前
地理研究的一段空白，更从“山水-部
落-文明”互动视角，揭示了华夏早期文
明在中条山－涑水河区域生成的自然与
人文基础。青龙峪因此不再仅仅是地方
传说中的文化符号，而成为理解华夏文
明起源阶段人地关系的一个重要地理坐
标与实物样本，进一步巩固了河东作为

“华夏根祖文化核心区”的历史地位。

古涑水湖与雷泽的地理文献互证古涑水湖与雷泽的地理文献互证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捷）1月9
日，2026年全市文联工作会议在市文
联举行（上图）。会议深入学习上级重
要会议精神与市委工作要求，凝聚全
市文艺力量赋能文化强市建设。市文
联机关全体人员，所属文艺家协（学）
会主席团、文艺骨干代表，各县（市、
区）文联相关负责人100余人参加。

会议传达了中央、省、市经济工
作会议和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重
点传达学习了市委主要领导参观文
旅精粹运城主题美术精品展时对文
艺工作的指导意见。

会议提出，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深入领会和贯彻落实市委对文艺
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切实增强责
任感和使命感，讲政治、讲法治、讲修
身、讲修为，关注现实，潜心创作，繁
荣文艺事业，赋能城市发展。要在深
耕本土文化上下功夫，注重从深厚的
历史文化积淀中汲取养分，让文艺作
品始终带着运城的“文化基因”和“地
域标识”；要在主题活动策划和文艺

精品创作上下功夫，既传承传统艺术
精髓，又融入现代审美理念和数字技
术，让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要在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上下功
夫，主动对接全市文旅发展大局，真
正让文艺作品成为展示运城形象的

“窗口”、吸引游客的“名片”、带动产
业的“引擎”，实现文艺价值与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为推动我
市“一城两区三门户”建设贡献文艺
力量。

在随后召开的全市文联系统座
谈会上，各县（市、区）文联相关负责
人还围绕本地文艺工作实践、品牌建
设、人才培养等展开交流座谈，总结
2025 年工作、谋划 2026 年发展，探
讨当前文艺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会议强调文艺育人、文艺育商、文艺
育风、文艺育绿的重要性，就建立文
艺人才梯次培养机制、加强区域文艺
交流、深化文艺惠民服务、创作河东
特色文化品牌等达成共识，为全市文
联工作协同推进凝聚了合力。

□冯俊红

说起不内耗，古往今来，文人骚客中唐
河中府宝鼎（今万荣县）薛謇的女婿刘禹锡
毫无悬念地排在前列。

贞元七年（公元791年），19岁的刘禹
锡离开家乡嘉兴到长安游学。当时的长安
刚经历战乱不久，民不聊生。刘禹锡目睹民
生疾苦，当即上书朝廷，希望朝廷体恤百
姓，有所作为。“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外”，
初生牛犊的他不畏皇权，勇于进谏。虽未被
采纳，但这番举措彰显了他小小年纪遵从
本心、忧国忧民、济怀天下、爱抚苍生的远
大抱负。793年，21岁的刘禹锡连登三科，
进士及第。少年有成、博学多才、扬名天下
的他“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可谓人生的巅峰！

然好景不长，只因追随王叔文等人参
与永贞革新，便被扣上“朋党”的帽子，贬为
朗州司马。

朗州（今湖南常德一带）在大唐可是蛮
荒之地，刘禹锡却在此地一住十年。“自古
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
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诗人一反常态，打
破了世人悲秋的惯常，他笔下的秋如同春
朝蓬勃向上，高远辽阔。他就是晴空一鹤，
万丈凌云，展翅高飞！越是逆旅，越要豪情
万丈！全诗给人一种积极向上、斗志昂扬的
感觉，更是诗人乐观自信的体现和博大胸
襟的真实写照。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刘禹锡被召
还京。玄都观里桃花正盛，游人如织。离京
十载，物是人非，他遂作：“紫陌红尘拂面
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
是刘郎去后栽。”

此处桃花暗指刘禹锡被贬之后朝廷扶
植的新贵们，看花人实指当朝趋炎附势之人。

刘禹锡十年后重回朝廷，面对朝野新
贵和趋炎附势之徒，冷眼相看。你们莫要张

狂，也不过我离开之后，尔等才权倾朝野
的。这首诗体现了诗人不畏强权，不惧权
贵，刚直不阿的品格。

也正因此诗，刘禹锡再次被贬，先贬为
连州（今广东省清远市连州市）刺史，后又
贬为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一带）刺史。

刘禹锡到任夔州后，与当地百姓打成
一片。《竹枝词》就是刘禹锡根据当地民歌
的曲调写出来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
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
有晴。”后一句一语双关，既写天气阴晴不
定，又把少女的怦然心动、欲语还休的羞涩
状态描摹而出，含蓄而隽永。从诗中不难看
出，诗人亲民爱民的深厚情怀，以及他热爱
生活、向阳而生的本心。

公元826年，刘禹锡奉旨调回洛阳，北
归途中，在扬州与好友白居易重逢。筵席上
白居易作了一首《醉赠刘二十八使君》，感
慨刘禹锡的坎坷，刘禹锡挥笔写下《酬乐天
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作为回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
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
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被贬二十三载，若是常人早已万念俱
灰，但刘禹锡岂是泛泛之辈？

诗人以“沉舟、病树”自喻，坦然面对自
身老去，半生坎坷的现实。他不怨天尤人，
清醒而自知。“千帆过、万木春”新生事物必
将取代陈旧事物，这是自然规律不必伤怀！
他从绝境中看到希望和前景，停止内耗，以
积极乐观的心态拥抱生活。

纵观刘禹锡的一生，有过名噪天下的
高光时刻，更多的却是被贬之后的背井离
乡、颠沛流离，无论是哪种境遇，他都能泰
然自若，应对自如。他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
一篇篇惊世名作，更是一笔淡然处世、活出
本我、从不内耗的精神财富，这份通透与豁
达，值得我们后人敬仰与传承！

锚定文化使命 共谋发展新篇

全市文联工作会议举行 从不内耗的刘禹锡从不内耗的刘禹锡


